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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我早早地买好
了话剧《心迷宫》、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以及音乐剧《剧院魅
影》等上海六七场演出的票
子。国庆75周年，上海的舞台
丰富多彩，红色、悬疑、经典各
色演出齐赋华章，作为一个上
海的戏曲工作者，这个国庆，我
将徜徉在上海的剧场里，感受
一场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
宴。其实，我早就打算好了，在
国庆期间，把上海各类舞台演
出看个遍。因为上海的剧场早
已成为了文艺爱好者们的朝圣
之地，众多精彩纷呈的演出轮
番上演。
这次我首先预订的是在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再度上演的悬
疑话剧《心迷宫》的票子。这个

话剧是改编自同名电影，讲述
了一口棺材里的两具尸体，引
发了三家人的纷争，各怀鬼胎
的他们在悬疑与倒叙、插叙交
织的时间线中展开了激烈的较
量。除了生猛的尺度、炸裂的
情节之外，震撼的视觉
冲击力也是这部作品
自2021年上演以来就
成为爆款的重要因
素。导演创新性地在
舞台上运用了实景加蒙太奇的
艺术手段。舞台中央大型转台
上搭建起12米高的贵州村寨
实景，木架结构的吊脚楼、坡
道、石阶随着舞台的旋转穿、
插、堆、叠，形成七个层次丰富
多变的空间。观众能跟随演员
身临其境地进入一个充满黑色

幽默与人性考验的迷宫之中，
悬疑氛围拉满。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式上，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也作为开幕影片亮相大荧
幕，电影以同名舞剧为蓝本，以

影像为媒介，用多层级的空间和
饱满强烈的视听效果，给观众带
来震撼心灵的体验。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已经成为了热门
“IP”。今年国庆，这部舞剧将再
度登上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
这样一场能激荡起我内心的红
色脉动的演出，我早早地买好了

票，准备和闺蜜共同欣赏。这个
舞剧作品，已经成为了上海的演
出符号，丰富的舞蹈语汇、动人
的音乐、高科技的声光电，主创
团队将电影的质感搬上舞台，被
认为是中国原创舞剧的里程碑

之作。闺蜜是专业舞
蹈演员，她告诉我，这
个舞剧中的舞蹈演员
的肢体语言极其丰富，
她们通过挪、移、腾、

跃、旋、卧、扑、跺等丰富的动态
和造型，将这段惊心动魄的谍战
风云演绎得荡气回肠。这部舞
剧演出至今已经六百多场，很多
观众二刷、三刷欲罢不能，不仅
实现了舞剧舞台的“破圈”，成为
了现象级作品，也充分彰显了红
色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

时隔十年，再度登入上海大
剧院的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
我是自然要购票观看的，虽然此
次连演41场，一票难求。我就是
想在现场听那段著名的主题
曲。此外，国庆期间将上演的音
乐剧《巴黎圣母院》、舞台剧《平
潭印象》、话剧《空中花园谋杀
案》、京剧《普天乐》、昆曲《牡丹
亭》、沪剧《陈毅在上海》、淮剧《火
种》，我都想看。这些剧目都是
申城国庆文化版图中重要的一
部分，映现出申城舞台艺术的斑
斓万象与创意灵光。

吴晓珺

国庆，徜徉在剧场里

对“信达雅”的翻译标
准，不能太迂执。这是我在
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过
程中常常泛起的感想。
爱丽丝跳进兔子洞后，不

停地下落。这个小姑娘觉得很有趣，
心想：“不知道我会不会正好穿过地
球！从头朝下走路的人中间钻出来，
多好玩啊！那好像是叫对拓——”
这里，用了一种跟通常意义下

的“信”不一样的译法。由于后文经
常会有类似的情形，在“对拓”下面
加了一个注：“她想说‘对跖’，念了
别字。原文中，爱丽丝是把antipodal

（对跖）说成了字形相近的antipathy

（不相容）。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笔
墨，在本书中并不少见，以下的译文

中，视情况而定是否详细注明原
文。”这种译法，基于对“信”的另一
种解读，就是把翻译的“信”理解为
忠实于原文的内涵，而不是字面。
打过了招呼，后面就放手按这

种译法做了。比如说，老鼠对爱丽
丝说他的tale（故事）又长又伤感，
爱丽丝把tale听成了tail（尾巴）。
译文不再加注，直接译为：“‘我的故
事很长，又很伤感，你且听我娓娓道
来。’爱丽丝不明白什么叫‘尾尾到
来’，看了看老鼠的尾巴（没有两根

哎！），心里挺纳闷。”
总的原则是：好玩应该

是译出来，而不是注出来
的。所以遇到原文中谐音、
双关之类的“梗”，尽量不靠

加注来解释、说明原文的妙处，而是
力求在译文中稍加变化地玩一个
梗，让读者在顺利的阅读过程中发
出会心的微笑。这样做有时会吃力
不讨好，玩梗需要冥思苦想，要让读
者发出会心的微笑，却谈何容易？
把无厘头的外文，译成无厘头

的中文，这种“认真
的无厘头”是一条并
不平坦的小路。但
它既然是条路，就会
有人去走。

周克希

要“信”，不要拘泥
1974年，我八岁，那是个饥馑年代，

经常吃不饱肚子，除了年节，平常吃肉是
难以想象的事情。那年冬天，天寒料
峭。一个黄昏，我在晚稻收成后的田野
上，像只猎狗，找寻着什么，运气
好的话，可以碰到野兔什么的。
我发现一间草寮里，有两个异乡
人，一个中年妇女，一个比我还小
的男孩子，他们坐在稻草上，轻声
地说话。我走进了草寮，男孩头
大，但瘦弱，衣着单薄，一看就是
营养不良、饥寒交迫的样子，他用
惊恐的眼神望着我。女人也脸呈
菜色，搂着孩子，对我笑了笑。我
知道，他们是异乡人，那年月，总
会有些逃荒的人，来到河田镇。
好奇心让我和女人攀谈起来，我得知他
们果然是从安徽逃荒过来的，淮河大水，
淹没了他们的家园，没饭吃，便一路南
下，要饭到此地。那时，河田人也贫困，
能够给予他们的微乎其微。
同情心好像是天生的，见母子俩饥

寒交迫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我走
出草寮，一路狂奔回家。我偷偷
地从阁楼里的一个陶罐里，摸出
两个鸡蛋，塞进裤兜里，趁着大人
没注意，溜出家门，跑回到田野中
的草寮里。我把两个鸡蛋给了女
人，女人看着我说：“我不能要。”我把两
个鸡蛋塞到她手中，扭头就走了。
母亲发现少了两个鸡蛋，在家里大

吵大闹，说就靠家里的母鸡生点蛋，赶集
时卖掉，换点油盐，谁没心没肺，偷吃了
鸡蛋。父亲和叔叔都说没拿鸡蛋，弟弟

也说没有，奶奶更不会偷鸡蛋了。母亲
抓住我，气急败坏地问我，是不是你偷
了鸡蛋？她打了我一顿之后，我眼泪汪
汪地坦白交代。母亲冲出家门，那时天

已经黑了，奶奶也跟在她身后。
过了好大一阵，母亲和奶奶回家
了，她们身后跟着那对母子。女
人没有吃掉鸡蛋，而是把鸡蛋还
给了母亲，奶奶心善，见不得他
人落难，训斥母亲不要对女人发
飙，并且把母子带回了家。奶奶
收拾了一间空房间，让母子俩住
下了。
白天，女人带着孩子挨家挨

户去要饭，女人把要到的米饭和
地瓜晒干，装进布袋里。晚上，女

人帮我做裁缝的叔叔缝补衣服、做新衣
服，她会踩缝纫机，手艺也不错。在我们
家住了三个多月后，女人带孩子要回老
家了，带着两布袋的米饭干和地瓜干，这
些是他们一家来年春天的粮食。我和奶
奶送母子俩到汽车站，奶奶还给他们买
了车票，还给了他们一些盘缠。临上车

时，女人泣不成声，拉着孩子朝奶
奶和我跪下，奶奶扶起了她，我也
拉起了孩子。奶奶说，要不是穷，
谁会背井离乡。奶奶也流下了眼
泪。母子俩上车后，还不停地挥

手，她说忘不了我们。
我也没有忘记他们，无法抹去饥馑

岁月的记忆。每次我坐火车路过安徽蚌
埠时，就会想起来那女人和孩子，他们后
来和我没有联系，不过，我心里一直祝福
他们，希望他们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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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上海有一种特别
的情缘。我生平得到的第
一束鲜花是在上海。1963

年，我初为编剧，曾以悲剧
《燕燕》和喜剧《秀才外传》
随成都市川剧院巡演15

大城市来到上海。那是我
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也
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上海
演出。更令我难忘的是，
大上海给了我戏剧人生的
第一束鲜花。那年月，成
都还没有观众献花的习
惯。所以，给我献花的两
位观众是辗转到后台才找
到了我，我受宠若惊，半天
都没把花接过来，当时激
动得连“谢谢”两个字都忘
了说。这是让我终生难忘
的一件事。第二件难忘的
事是，隔天，上戏的戏文系
邀我去和同学们谈谈创作
经验。才走出北大课堂没
几天的我，竟走上了上戏
的讲台。我不是学戏剧出
身，当时还在学写戏，可是
我就被上海戏剧学院邀请
到讲坛上去讲课。这是我
生平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

台，而且是鼎鼎大名的上
海戏剧学院。想想，这件
事我怎么能忘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期，上戏的名教授周端木、
孙祖平、余秋雨、陈多、胡
伟民、叶长海、宋光祖等先
后到成都讲学、授课或学
术交流。在这一系列的学
习中，我知道了编剧该怎
么编，戏剧到底是什么等
等。1983年，我和叶长海
同在昆明开会，我俩聊天
特别投机，当时戏曲已跌
入低谷。我俩起劲地聊着
戏曲，我忧心忡忡、焦虑不
已。他却不慌不忙地说戏
曲有“可塑性”。可塑性！
这三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震
动和启发，我开始琢磨什
么叫做可塑性。什么是可
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塑
的？如此等等琢磨着，再
认真研究七百多年的戏曲
发展史，我终于悟到了戏
曲的“变”与“不变”，并努
力在实践中去摸索那些
“变”与“不变”。后来，我
逐渐构建了一种“无场次

现代空台艺术”的戏曲演
出形态。而这，都是从叶
长海那里生发出来的。他
的“可塑性”是我构建这种
戏曲形态的“根”。因为他
说的“可塑性”，让我一直
在想应该怎么塑，使戏曲
不是原来的戏曲，却又是
原来的戏曲。
我把在上海学来的东

西，拼命地学以致用，在实
践中去使用、去领悟、去发
展。后来，又有时机让我
“偷艺”的就是排演《红楼惊
梦》。川剧《红楼惊梦》的二
度创作团队，是以胡伟民为
导演、上戏为主创的团队，

由周本义、金长烈、沈利群、
李晓筠、韩生、萧丽河、高
德兴等人组成。上海剧界
名家几乎悉数助阵，使此
剧收到震撼观众的效果。
在他们进行创作的时候，
我就坐在他们背后，听他
们说什么。这又是一个学
习的机会，“偷”的还是上
海的艺，所以我跟上海的
情缘一直延续着。
在中国戏剧浴火重生

的八十年代，我组织了27

人的庞大“观摩团”，在美
琪剧院后台驻扎月余，海
绵式吸收戏剧营养并请胡
伟民导演来驻地讲课。这
次观摩，让成都戏剧界大
开眼界，知道了戏曲可变
和怎么变。那时候，我提
出了“全方位改革戏曲”，
“全方位”不仅是剧本，服、
化、道、编、导、演都要改。
那次观摩囊括了当时成都
市戏剧创作的精英队伍，
我们每天都在讨论学习。
所以，我们的理念跟上海
的艺术界是非常贴近的，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从上
海学的。
后来，我的川剧《田姐

与庄周》《红楼惊梦》《死水
微澜》《欲海狂潮》《马前泼
水》《红梅记》《激流之家》
《都督夫人董竹君》和小剧
场戏曲《卓文君》《马克白

夫人》以及我创作的晋剧
《烂柯山下》《庄周试妻》和
评剧《目连之母》等，都曾
在上海演出。《燕燕》曾由
上海越剧院两度移植，《死
水微澜》曾由上海戏剧学
院戏曲学院的上海青年京
昆剧团移植演出。2023

年，我荣获“中国文联终身
成就奖”。当我前往杭州
领奖时，刻意逗留上海，我
会见了经常想念的老朋
友。我从1963年刚30岁
来到上海，到现在我91

岁，我和上海戏剧界的情
缘始终未断。所以我决定
把我出版的剧作、小说、演
出影像和我家的一些藏书
捐赠给上海戏剧学院图书
馆。凭多年来潜在的感
觉，我觉得这是我那些东
西最好的去处。就好像是
给我的“老女儿”找了一个
好婆家。我终于可以把她
嫁出去了，嫁到我放心的
地方，所以我非常高兴。
我的戏剧人生总算终身有
托了，托付给最可靠的亲
人了。我在上戏有个小小
的书屋，那么，我和上海的
情缘还在继续着。

徐 棻

我与上海的情缘

今年五月底，我应
邀访问贵州。今日的贵
州足以颠覆你固有的印
象。它在21世纪初，成
功地摆脱了“天无三日
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千年魔
咒。到了贵阳机场，让我想起母亲在
1987年透过红十字会，找到在贵州的家
人。那一年她在贵阳机场见到了分别
40多年的亲侄子，母亲哭得晕了过去。
上世纪90年代末，母亲回到老家颐

养天年，基于母亲的关系，我经常到贵
州，亲眼见到贵州翻天覆地的改变。昔
日贵州除了大山还是大山，无论怎么转
来转去，都仍在大山群中。一条只容得
下一辆车行驶的泥巴小路，一边是悬崖
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无论你行路还是
驾车，都需要对天与地有极大的敬畏和

胆量，要不然，你根本
不会进入贵州大山。
我的大表哥说，日本侵
华时，鬼子打不进贵
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贵州地形险恶。
发展贵州必须多多建造桥梁，这就

造就出贵州的桥梁多达31,000座，其中
有49座公路高桥位居世界前100名，包
括被誉为世界最高桥（海拔2千米，全长
2890米）的新北盘江大桥。行驶在贵州
的桥上，感觉自己在群山之上飞来行去，
或见汽车行驶的迂回公路，路路接连入
乡进村，交通四通八达。
贵州如今是中草药基地、大数据中

心，中国的天眼也在这里。这30年来贵
州的建设突飞猛进，事实证明“贵州真
美”。

廖书兰

贵州印象

今年夏天有点长，而且
摄氏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
天气多。已经过了秋分节
气，依然是高温晴好天气。
上午九时半，背起相机驱车

去芜湖城东的雕塑公园拍摄荷花。我这么多年拍摄的
荷花，主要来自三个地方：近的是我们小区附近的三潭
公园，远一点的是湾沚区陶辛水韵，不远不近的就是神
山脚下的雕塑公园。
今年荷花的盛花期已过，但三潭公园的潭水中因

为清除淤泥，直到很晚才冒出来一片新荷。立秋后荷
叶渐渐多了起来，粗壮的荷秆也相继把亭亭荷叶撑出
了水面。随后，只要路过这里，我都会来数数花苞，越
数越多，花苞也越来越大，有的都相继绽放了。走进亲
水平台定睛望去，秋风拂面，荷叶翻滚，荷花摇曳，白鹭
围绕着潭水翩翩起舞，红嘴野鸭轻轻划破平静的水面，
一潭清水轻皱。大致数了一下，盛开的荷花已经有五
十多朵，摇曳在深水潭中，只可远观不可近亵，更觉其
婀娜多姿，妩媚可爱。
今年雕塑公园荷花的初花期、盛花期，我都如约而

至前去拍摄。走近荷塘附近，阳光下，荷塘波光粼粼。
一位园林工人一边划着小筏子，一边在打捞收割时遗弃
在水面漂浮的荷叶秆。踏上亲水平台，只见荷塘中央一
片洁净，一顶顶淡绿、铁锈红的新荷自由舒展在粼粼波
光中。荷塘对面，一辆挖掘机正从荷塘边把收割后堆积
在这里的荷叶秆大把大把地往拖斗车上抓。这些年芜
湖正在推广再生水稻。我不知道这荷叶秆是否有再生
的功能，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园林工人前些天的收割
老荷秆，还这片荷塘清洁干净的水面，这些初生的新荷，
就不会享受到来自荷塘底层泥土的营养，也享受不到这
片天空阳光雨露的普照滋润。置身其中，抬头望去，蓝
天白云下，荷塘边是亭亭玉立的连片荷叶，荷塘中间是
片片新荷自由荡漾在微风清水之中。
烈日下，微风轻拂，荷香四溢。恍惚间，我不知道

自己是身处仲秋时节的秋分节气，还是在初春时节的
清新荷塘，抑或是这片荷塘已经让我穿越时空，仿佛链
接了初春和仲秋这样两个
最美好的季节。转念又
想，四季轮回，这是荷塘应
有的生态。清除淤泥换来
满潭活水、收割荷秆迎来
片片新荷，看似所做的这
些减法却有了加法的效
果。

金昌龙

秋荷

闲读抄

十日谈
国庆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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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国
庆节的“当家
菜”是“星星
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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